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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話說麝月往赤霞宮去看寶玉，晴雯因黛玉處走不開，只托麝月帶話去。原要暗探黛玉的真意，卻深知黛玉細心，不敢啟口。後

來，聽黛玉做就表章，從頭念了一遍，其中也有他懂得的。剛好鴛鴦來找黛玉，黛玉又叫他去請迎春，便借此溜來報信。走過窗

外，正聽到寶玉和麝月說話，就插了一句嘴。　　麝月聽了，忙出去迎接晴雯，同進屋內。走到花▉子邊，晴雯站住說道：「這往

那裡進去呢？」麝月笑道：「我剛才也迷惑了，這比怡紅院還曲折呢，快跟我來罷。」二人攜手進去。晴雯見著寶玉，拉住手，也

是淚流滿面，說道：「我想不到還有見著你的日子！」寶玉道：「我留著好東西給你看呢。」說著，從裡衣上解下一個錦囊，晴雯

接過，以為是什麼奇珍異寶。

　　及至打開一看，就是他自己咬下來的指甲，便說道：「這東西你還帶著呢！」寶玉道：「我一直做和尚、做道士，也沒丟下他

喲！」晴雯淚剛止住，聽見這話眼圈兒又紅了。麝月從旁邊瞧出，拿話岔他道：「你害臊不肯來的，怎麼也來了？」晴雯啐了一

口，道：「扯淡！我害什麼臊呢？擔了那虛名兒，要害臊早就臊死了！剛才怕林姑娘找我，可巧鴛鴦姐姐來了，叫我去請二姑娘，

我可不就溜了麼！」

　　寶玉忙問道：「林姑娘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難道他還恨我不成。」晴雯道：「起先是有點恨你，那回，我央及他講那《芙蓉誄》

他就很不樂意，還說是『你們的寶二爺』。你想想：這是什麼口氣？後來，二奶娘他們來了，說了那些情形，他倒都聽得進去。這

回，我也疑惑是恨你，剛才聽他念那表章，我雖不大懂得，好像有『父母之命』四個字。若是為這個，可就難了！知道姑老爺、姑

太太如今在那裡呢？」麝月道：「我想姑老爺、姑太太也脫不過那陰司去，二爺明兒托警幼仙姑打聽姑老爺的下落，請他走一趟，

做個大媒，還有個不成的麼？」

　　寶玉大喜道：「這真虧你想得到，明兒仙姑必來回話，我就和他說去。」

　　晴雯打量了寶玉一回，笑道：「二爺出了一回家，倒養胖了。只是做了和尚，又做道士，如今又要娶親，若傳出去不是個笑話

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出家的時候，也只想尋著林妹妹，說明了我的冤枉。那裡是這個意思呢？」晴雯又問起大荒山情形，寶玉大致

說了。三人又談些舊話。

　　晴雯忽對麝月道：「咱們只顧說話，那邊還等著二姑娘呢。我要走了，這裡道兒不熟，你送送我。」又對寶玉道：「二爺明天

見罷，有什麼信息，我再來。」麝月笑道：「來不來由你，既來了可不放你走啦。你在暖閣裡服侍二爺慣了的，我去替你請二姑娘

去。」說著，便匆匆跑了出去。晴雯急了，嘴裡喊著「麝月這蹄子」，連忙也追了出去。寶玉忙道：「這裡生地方，別絆著摔一

交，叫他們笑話。」二人那裡聽見。那晚上，不知那個回來服侍寶玉。

　　次日黎明，寶玉起來梳洗了，便去朝見元妃，元妃自有一番慰問。回至赤霞宮，見前院榴花燦如雲錦，忙喚麝月同到花下徘徊

玩賞。此時，晨曦初上，曉霧未收，那榴花紅得更足：

　　也有並蒂的，也有重台的，也有一蒂三花的，各自爭奇鬥豔。

　　寶玉彩著一枝並蒂的，給麝月簪在鬢上，麝月瞧著寶玉微笑。

　　正要回轉內院，只見警幻仙姑款款行來，見了寶玉，笑道：

　　「侍者清興不淺。」寶玉忙迎著見禮道：「正要奉訪，不料姐姐倒先來了。」麝月上前向警幻行禮，警幻對他一笑。三人同至

廳屋坐下。警幻道：「昨天見了絳珠，傳述玉旨，他卻有一番固執。侍者諒有所聞。」寶玉道：「依我揣想，瀟湘妃子一生孤苦，

此事未承親命，不免觸起庭闈之戀，這也是他的孝思。

　　「警幻道：「侍者果然是他的知己。只是他要抗章玉闕，這便如何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他的表章必是奉煩轉奏，姐姐原可暫緩置

之。我倒要姐姐代訪家姑丈林公的下落，替我們做個蹇修。

　　萬一林公不允，我再親去拜求，想承見許。」警幻道：「這卻無待訪求，我那回見到神版，知林公因居官清正，現任臨淮府城

隍之職。只是素昧平生，未免唐突。」

　　寶玉見警幻為難，便拜了下去。警幻連忙答拜，說道：「侍者見委，非敢推辭。我想此間貴府親眷，必有見過林公夫婦的，同

往執柯，庶不辱命。」寶玉喜道：「姐姐高見，深合鄙懷。」當下，首先想起鳳姐，可惜他尚滯幽冥。此外屈指算去，只有迎春，

又恐他拙於語言。還是麝月提起鴛鴦來，寶玉、警幻都道：「眼面前的倒忘了他。若他們二人同去，更好說話。「計議定了，警幻

又道：「那兩處便請侍者接洽，何日啟行，我且聽信罷。」說畢，就要告辭。

　　寶玉送他至宮門外，正要去尋迎春，一面叫麝月去請鴛鴦，也到迎春處商議。事有湊巧，迎春帶著司棋已向赤霞宮而來，在門

外遇著。麝月眼尖，指與寶玉看道：「那來的不是二姑娘麼？」寶玉迎上前去，叫聲「二姐姐！」迎春正走著路，冷不防倒吃了一

驚，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們往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正要去尋二姐姐呢！」迎春道：「我那裡屋子窄，人又多，還是這裡好說話

兒。」一路說著話，已穿過廳房，直至內室坐定。

　　迎春見此間鋪墊陳設非常富麗，歎道：「不料同到太虛，尚有仙凡之別！」想起自己生前的苦處，不免向寶玉訴說一番。寶玉

道：「我那回聽見二姐姐受的委屈，就哭了好幾場，要太太把你接回來，再也別放你去。太太不但不聽，還說我是孩子話。若依了

我，好多著呢！」迎春又問寶玉見過元妃沒有？又問他這幾年的經歷，寶玉一一回答。

　　正說著話，麝月已接了鴛鴦同來。寶玉因他身殉賈母，分外敬重，也照姐妹相待。將自己入山修道，以至玉旨賜婚，都和鴛鴦

說了。又說到警幻要他二人同去做媒，迎春道：「從前見姑媽的時候，我還小呢，只怕姑媽也不記得了；再則，我到了這裡，從沒

出過遠門，就要去怎麼去呢？」鴛鴦聽他這樣模稜的話，不免暗笑。忙接著說道：「二姑娘儘管去，什麼事都有我呢。我也有我的

意思：一則，把這件好事辦成了，也算補了老太太的缺憾；二則，見了姑老爺姑太太，打聽著老太太的下落，我還要找他老人家去

呢！」寶玉連忙走過來，向迎春、鴛鴦各作了一揖，道：「這件事全仗姐姐成全。」鴛鴦道：「小爺，你不用管了。回頭我去找仙

姑，和他商定行期，我們說走就走了。你只聽喜信兒罷。」果然他們去後，一兩日內便同往臨淮去了。

　　看官：你道黛玉這番抗表辭婚，又是什麼意思呢？他自小與寶玉耳鬢廝磨，密愛輕憐，就存一種說不出來的心事，死去活來，

都是為此。一旦天公作美，由離複合，也應該轉悲成喜才是。卻因他那回想起父母早亡，至今不得見面，心中無限感痛。後來，也

聽見警幻說過林如海現做城隍，懸念之心，因此更切。這番見了玉旨，雖然是夙願所存，究竟怨恨寶玉的心，未免還留些影子，又

覺得這件事來得鶻突。繼又想起他的父母，心想借此請命，或許容他得見一面。這幾層也都是說不出口的，所以警幻問他隱衷，只

可支吾不答。有時，也記掛著寶玉，借事打發晴雯出去，暗中便是放他去安慰怡紅公子的。那晴雯那裡知道？

　　這兩天，黛玉見迎春、鴛鴦沒來，又聽說他們同警幻出了遠門，也猜到是為著此事，卻不便說得。每日悶著，只撫琴觀書自

遣。有時歪在他常坐的湘妃榻上，思前想後，傷心落淚。

　　晴雯金釧兒見他如此，時常想出話來替他解悶，也間或借話勸慰他，總沒打著黛玉的心事。

　　那天，正是林如海的冥壽，黛玉追想：從前在鹽院衙門裡，必然要傳兩班戲，擺幾十席酒，那些鹽商納總以及淮揚紳富，搶先

送禮慶壽，何等熱鬧。黛玉彼時雖小，卻還記得。如今如海身後蕭條，又沒有承祧之子，恐怕連忌辰家祭也沒人管了。

　　想到這裡，更增悲感。便把幾上父丁鼎濃濃的▉了名香，叫晴釧等收拾些果品，無非雪藕、冰桃、交梨、火棗之類，也擺了大

半桌子，自己肅誠跪拜。默祝了一番，然後起來，歪在榻上歇息，還不斷的落淚！心想父親已成了神，我此番意思不知能否達到？



又想起那年在瀟湘館私祭，還有寶玉來安慰我！如今他來了這幾天，總見不著我，不知怎麼樣難過呢？

　　正在幽感纏綿，晴雯忽從前院進來道：「姑娘快去瞧瞧罷，那仙草要開花了！」黛玉也覺稀罕，便同他緩步出去，走到白玉欄

邊。金釧兒正拿瓊壺的仙露，繞欄遍灑，笑道：「姑娘，你看這花骨朵，碧綠的帶點淺紅，才好看呢？」原來那花蕊也似建蘭抽

箭，卻比蘭花朵兒較大，尖上微帶紅色。此時含苞未吐，又似小小荷蕊。也有一兩瓣伸開的，銜著露珠，分外滋潤。

　　才至欄前，已聞見陣陣的清香。那一面靠著黛玉的，嫋娜迎人，翩躚欲舞，更有形容不出的姿態。黛玉細細賞玩一番，心想來

了這幾年，一直沒見他開花，此時忽然開了，莫非是應在喜事上。只是我若不遇著父母，如何能辦喜事呢？回到房裡，已是掌燈時

候，想做幾句詩賞那奇花，無奈心緒紛亂，總沉不下去。

　　直至枕上，尚自凝思！

　　一宿易過，到第二天，警幻和迎春、鴛鴦便已從臨淮帶了如海家信回來。原來迎春等隨著警幻乘雲飛舉，當天就到了臨淮，尋

著城隍衙門。那些號房差役詢知是賈夫人的內親，不敢怠慢，即時通報。賈夫人懸念母家，聽說賈府人來，非常歡喜，即命人接進

內衙。迎春、鴛鴦先上前拜見。賈夫人雖是多年不見，看那面龐大譜都還認得，連忙扶起。迎春又替警幻仙姑介紹了，彼此不免說

些客套。賈夫人聞知黛玉現居幻境，都是警幻攜帶，更致感謝。

　　後來，說到玉旨賜婚及黛玉上表陳情，賈夫人也有些誤會，說道：「這也怪不得這傻丫頭為難，那寶玉不是娶過薛姑娘的麼？

叫我們姑娘算什麼呢？」虧得鴛鴦說明：幽明兩界，各是一事。況且，寶玉為了林姑娘當了和尚，又當道士，苦心修持，感動玉

帝，才有此番敕旨。賈夫人這才恍然！便命人請了林公進來，大家又見了禮。慢慢的提到此事，林公是尊重玉旨的，說道：「寶玉

已證仙班，又是自小在一塊兒的，這親事還有什麼說的？況且是玉帝敕旨，豈可抗違，這孩子也太固執了。」迎春道：「我看妹妹

的意思，總要姑老爺、姑太太有信去，他才肯聽呢！」鴛鴦道：「今兒我們是專誠求婚來的，仙姑是大媒，我跟二姑娘是替寶玉求

親的，姑老爺、姑太太賞我們一個小臉罷。」說著，迎春、鴛鴦便同拜下去。賈夫人連忙扶起道：「我們姑娘在外婆家長大的，全

虧姐姐們照應，他那小心眼兒，還有什麼不知道的？等我和姑老爺寫信去就是了。」鴛鴦從衣襟內拿出一塊漢玉，形似甜瓜，色有

紅暈，說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給寶玉的，留在姑太太這邊，就算我們的聘禮罷。」說著，便遞與賈夫人。賈夫人也拿出一塊漢玉璜，

說是從前榮國公給姑老爺的，作為回禮。

　　那晚上款待警幻仙姑，住在內花園。迎春、鴛鴦便住在上房，陪著賈夫人談些舊事。鴛鴦問起賈母，賈夫人說是在陰間榮國

府，和老太爺一起住著。又因為眼前就是林公的生日，留他們多住了兩天，這才寫信帶了回來。

　　迎春、鴛鴦回至太虛幻境，先往赤霞宮告知寶玉，好叫他放心。然後到黛玉處，一見面就向黛玉道喜。黛玉還以為他們是提親

來的，只繃著臉一言不發。鴛鴦又道：「林姑娘，你還不該請請我們麼？姑老爺、姑太太多少年沒有信，如今剛有平安家信來了，

這不是天大的喜事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你們哄我呢，那裡來的家信喲！」迎春取出袖中錦封，向黛玉一晃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？你不

信就別看。」

　　黛玉搶過來一看，見那信封面上「黛兒手拆」四字，宛然林公手跡，不覺呆了！那眼淚似斷線的珠子一般，撲簌簌滾了下來！

晴雯道：「姑娘看信喲！」這才提醒黛玉，拆取信箋，從頭細看。寫的是：

　　迎姑娘遠來，知汝近況，甚慰。汝父奉職舊治，母亦在署，一切安適。每念吾兒，輒復耿耿，今乃釋然。姻事上叨玉旨，良愜

我懷，敬戒勿違。是所至囑。某月某日父自淮署寄。

　　也是林公親筆。後面賈夫人又附寫了兩句，意思大致相同。

　　黛玉看完，更自掩面嗚咽！大家勸慰不住，鴛鴦笑道：「林姑娘，我們去了兩三天，看了不少的熱鬧呢。昨兒是姑老爺的生

日，那臨淮城鄉百姓，老老少少都來拜壽。有些老婆子、小媳婦還到後衙來見姑太太。又有一班人用亮轎把姑老爺抬了出去，前頭

金瓜玉斧，旗傘提爐，還有許多執事，都是用香花紮的。

　　又有一班一班的戲，一層一層的台閣，我們從來沒見過的，這回可開了眼啦！」黛玉聽了，才破涕為笑。晴雯道：「警幻仙姑

回來了沒有？怎麼他沒來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剛才同在寶二爺那裡，他有事先回去了。」晴雯道：「寶二爺也可憐，這兩天等你們沒

有消息，不知多麼著急呢？」

　　黛玉瞧了他一眼！鴛鴦趁此說道：「寶二爺來了這幾天了，他急著要見見姑娘。本來都是見慣了的，明兒我同著他來，姑娘先

見見他好不好？」黛玉仍舊不應，那臉上泛起紅雲，似有羞澀之態。鴛鴦也不敢再說下去，又說了一回閒話，方同迎春去了。

　　過一天，警幻至絳珠宮，便催著晴雯、金釧兒替黛玉添制衣飾家具，又約了幾個仙女來幫著料理。黛玉佯作不知，任他們如何

忙碌，總不過問。

　　此時赤霞宮更忙得不了，那後院九間精室便做新房，都重新油飾裝設起來，真是堆錦為屏，涂椒作壁，爐添鵲尾，鏡展鴛函，

窗上糊的茜色煙羅，地上鋪的金紋繡（衤剡）。麝月和幾個侍女，都趕得手忙腳亂。寶玉又請迎春、鴛鴦同來照料，把那工字院的

北廳另收拾出來，給他二人暫住。迎春向來不諳瑣務，只幫著過目而已。元妃也時常打發太監宮女們出來，問短些什麼，只管向那

邊宮裡去取。寶玉只說都已有了。

　　有時，寶玉急於要見林妹妹，磨著鴛鴦領他同去。鴛鴦被他磨急了便道：「小爺，你急的什麼？橫豎過兩天就要娶來的。那裡

有做新郎的等不及，跑到新娘子家裡去呢？」大家聽得都笑了。寶玉沒法，只可忍耐。晴雯兩面往來。把黛玉一舉一動都告訴與

他。也就不疑惑黛玉有什麼怨恨，心中卻另有一種癡想。他想到那回娶寶釵的時候，大家都說娶的是林姑娘，直到拜堂，還瞧見林

妹妹扶著雪雁呢！不料，一轉眼間，便換了樣子。這回雖然說得很好，究竟沒見著林妹妹，不要臨時又有什麼變局。這是他喜極生

疑，所以有此過慮，說來可笑，卻也可憐！

　　那日，迎春、鴛鴦因佳期在即，這邊佈置大致齊備，想往絳珠宮去看黛玉。剛走至宮門，偏遇著四個宮女，奉元妃之命來頒賜

物品，只得折回款待。那賞品是：白玉和合仙一座，金蓮龍鳳燭一對，紫金如意雙柄，各色宮錦十端；另有嵌寶金冠一頂，繡蟒大

紅箭袖長袍一件，石青八團倭緞排穗褂一件，青緞綠縫粉底朝靴一雙，都合著寶玉的身量尺寸。原來元妃因他曾經出家，恐怕吉日

衣裝不備，特為趕出來給他拜堂用的。那宮女領了茶酒賞封，向寶玉謝賞，說道：「娘娘明兒還要親自來呢。」寶玉和迎春等都

道：「千萬不要勞動鳳駕。」等他們走後，迎春、鴛鴦方去看黛玉，及至絳珠宮門前，望見人山人海，不敢進去。問了旁邊的仙

女，方知正是玉敕下降之辰。遠遠望去，有五色彩鳳銜著敕書，從雲中飛下。警幻仙姑引著黛玉，在白石欄前跪接。許多太虛幻境

的仙女，有認識的，有不認識的，都在那裡瞻仰。密密層層，直成了一片粉圍香陣。那彩鳳飛近香案前頭，警幻趕前兩步忙將天書

接過，展開朗讀。迎春、鴛鴦隔得稍遠，只聽個大概：先是獎慰黛玉的孝思，接著說明前後的因果。又頒下十樣天珍以為賚品，在

俗家就算是添妝的。警幻剛剛念完，那彩鳳一聲和鳴，便飛入雲端去了。這裡眾人陸續散盡。

　　迎春、鴛鴦剛要進去，迎面遇見尤家姐妹，也是來向黛玉道賀的。一路說笑，同至內院。晴雯先瞧見了，邀他們至堂屋坐下，

說道：「二奶奶，三姨兒，好久沒來了。」尤二姐道：「我本來就懶，這一向又不太舒服，總沒得出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林姑娘

呢？」晴雯向裡間一努嘴。少時，金釧兒攙了黛玉出來，已換了新妝，含羞相見，更形嬌怯。大家都向他道賀，黛玉凝波欲語，卻

又咽住。尤二姐道：「二姐姐和鴛鴦姐姐這一向可真忙了！」迎春道：「我那裡會料理這些事呢？寶兄弟再三央及我，只好應個名

兒。全仗著鴛鴦姐姐呢！」鴛鴦道：「新二奶奶，明兒可早點到那邊去，你也是嫂子的分兒，好意思不幫點忙麼？」尤二姐道：

「我也是跟二姐姐似的，這些事都不太懂得。明兒一定早去，替陪陪客，還對付得了。」鴛鴦又向尤三姐道：「柳二爺來了，就住

在寶二爺那裡，三姨兒見過了沒有？」尤三姐道：「他不來找我，我還去找他麼？只當還了他的命債就完了！」鴛鴦道：「這可別

怪他，他這兩天也替寶二爺幫忙呢。寶二爺說起你們的事，他萬分抱疚。



　　還托我致意，三姨兒，無論如何他一定把你們的事給團圓上，只當贖他的罪過，三姨兒也不要介意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那也是

姓柳的耳朵軟，眼睛不認得人。能怪寶二爺麼？」

　　晴雯恐怕他們說僵，忙打岔道：「外頭那仙草開了花，你們瞧見了沒有？」鴛鴦道：「我們只顧瞧熱鬧，就沒有留神。「晴雯

道：「你們來得正巧，今兒晚上，警幻仙姑約著眾仙女來賞花，還備了酒宴，也是替林姑娘湊熱鬧的意思。等一會，咱們一塊兒出

去看看。」尤二姐道：「這花開得也巧，我來了這些日子，總沒見他開過花。這兩天趕著開了，不也是替林奶娘湊熱鬧麼？」黛玉

聽了，更不好意思。

　　大家閒談至晚，只聽得簾外有人說話，好像是警幻的聲音。

　　金釧兒攙著黛玉出迎。警幻道：「客到了不少啦，他們都要見瀟湘妃子呢！」黛玉和眾人只可隨同出去。見那朱油門內，白石

欄前，滿鋪著孔翠織成的翠金縷，上面一層層的錦茵玉幾。

　　有許多的仙子，都在那裡看花遊戲。明珠翠羽，霧鬢風鬟，說不盡的風華綺麗。見黛玉出來，都向他道賀。也有曾共往還，或

在警幻處見過的，握手傾談，更顯得親熱。黛玉請問眾仙姓名，有的說是圓夢仙姑，有的說是諧情大士，有的說是祛愁金女，有的

說是蠲恨菩提，原來都是他們的道號，一時也不能全記。周旋了一會，各自就坐。便有侍女們就各人玉幾之上擺設珍肴精饌。杯箸

外各有一把自斟壺，滿泛瓊漿，濃傾玉液。

　　此時，玉欄內仙草著花，有半開的，有初開的，一多半是含蕊的。映著五彩的霞光燈，喜氣盈盈，妙香裊裊。席間，警幻仙姑

舉著萬豔同杯的酒，含笑向眾仙子道：「明日便是瀟湘妃子釐降之期，恰好名卉敷芳，群仙齊集。良辰盛事，不可無歌舞揄揚。因

此，愚妹教那些舞女歌姬，按著宮商，譜了幾支新曲，聊以助興。不要見笑。」說罷，就傳了一隊紅裳翠袂的女子上來。警幻吩咐

道：「你們就把新制《紅樓夢》的曲子演來，請各位仙姑們賞鑑賞鑒。」那些女子同聲應了。各自長袖回攏，纖腰徐舞，一面按起

銀箏檀板，引著歌聲，從頭唱來。

　　唱的是：

　　(引子)地辟天開，靈根早在，便結就意蕊情胎。補天心，撥雲手，耐閒時沒處安排。因此上，翻出鑲金補玉的紅樓界。
　　(悟前因)什麼是金玉緣真？什麼是木石盟深？算起來兩般誤坐前生果，卻不道一樣聯成此日因。歎人間鸞顛鳳倒皆天定，要看
到珠聯璧合攜手上蓉城。

　　(相見歡)一個是人世共姜，一個是仙界蘭香。若說尹和邢，當年如何接孟光；若說娥與英，如何兩地各參商？休妒他花中偶，
休怨他月中孀。只心頭這一點情苗兒，總有個比翼連枝、人間天上。

　　正唱著，又有一班侍女，把《紅樓夢曲子》的印本分給大家。一面翻閱，一面細聽。更覺字字入耳，音韻悠揚。只聽那女子接

續唱道：

　　(夢榮華)報君恩未了，望深宮又渺，一霎時把富貴空拋。
　　引鸞璈仙山縹緲，聽鵑聲故國飄搖。說那釵盟鈿誓何人曉？但祝鼎祚天長，儂家呵！不恨蒲柳凋零早。

　　(巾幗英)年時遠嫁隔千山。甚月滿花濃，今番重見。要整頓家園，助兒夫還把珠鈐展。自古天機隨轉燭，人事有循環。
　　生男成底事？畢竟讓紅顏。笑老蚌枉刁鑽！

　　(幻中仙)恁匆匆寡鵠歎伶俜，枉負了綺羅豪，都成冰冷。
　　算虧他風襟瀟灑心懷定，重領略清磬寒燈。這般情境，好一似綺夢三春容易醒。料理那酒社詩盟，消磨的月夜花晨，全換了少

年時蝶圍蜂陣。終久是仙骨通靈，跨鳳飛升。這是仙寰中絕代雲英，何用證雙星。

　　(解脫禪)好潔志難酬，孤龕冷似秋，偏生成慧性靈機透。
　　任憑你佛火幾生修，對俗雙眉皺。卻不料風波生頃刻。覿面是冤仇。可歎那投泥污了珍瓏玉，倒變了墜圂花枝寂寞愁。到頭

來，還虧得多情公子來營救，依舊是仙山寶樹長生就，補還你檻外嵯峨白玉樓。

　　(貪狼報)中山狼，無情種，那曉得惜翠憐紅？任憑他驕淫作孽千般重，只要那冥冥留眼如張網，終有個了收場似轉蓬。
　　問神奸巨憝，何苦逞頑凶！

　　(回頭岸)把那風光看賤，千紅萬紫總如煙。把那浮榮打透，只剩了黃櫱枯禪。試看到朱邸斜陽後，名園野草前，這其間多少悲
歡恩怨？何況是空房獨夜人嗚咽，疏篁幽語鬼纏綿！早拼著逃空入定無沾戀。誰曉得似真似幻原無世，疑是疑非別有天。

　　也一般虛無樓閣三神見，聞說道芙蓉宮闕五雲邊，早留個棲元殿。

　　(拔泥犁)心機用盡待如何？大數定誰容逃過。聰明生是累，冤孽死偏多。狹路重重，也拚著泥犁萬劫劫苦消磨。受盡了冷冰冰
九地風，吹醒了巧營營一生夢。晃悠悠似轉葉回柯，羞答答向人難躲。呀！半空飛下救星來，這還是和平果。

　　(收餘福)收餘福，收餘福，托命耕耙；夢朱門，夢朱門，一例空花。幸才郎也掛烏妙，還勝似伍卑回走草莽的渭陽棣華。
　　才悟天緣前定，休要嗟呀。

　　(轉陽春)夢裡華年，看佳兒宮錦朝天，那晚韶華如今才轉。
　　且漫提荻字熊丸，只這勖官箴，申母訓，也費不盡手中慈線。

　　雖說是古來將相總徒然，也全仗積德在人先。氣昂昂豸繡蟬嫣，名赫赫身馳軺簡，光燦燦雀▉名宣，顯巍巍中興位占。博高堂

捧誥一開顏，也只是遇著好時光，留幾篇佳傳。

　　(好事永)香閨漏盡話榮寧，計▉嘗，問弦誦，都是興家的根本。天都詄蕩超前劫，世業綢繆衍舊禎，成敗總由情。
　　(景運降中天)浩浩的情宇無垠，坦坦的情天無徑。有情的永永長生，無情的明明報應。欠債的債要償，欠命的命要盡。
　　秋悲春怨鎮蠲除，蘭因絮果須憑信。從今袖手讓媧皇，更無缺憾煩伊調整。太虛裡寶月常圓，神霄裡更駐了真景。好收盡萬匯

向春台，還了我白茫茫大地無劫影。

　　眾人領略了半天，那舞的各有驚鴻游龍之態；歌的珠喉宛轉，一唱三歎，更有繞樑裂石之奇。各各驚歎，只不甚解曲中之意。

　　迎春細看那曲本，似乎說的是賈府之事，卻捉摸不透。心想：只有黛玉或能索解，偏他今兒是新娘子，不便向他煩絮。

　　未免悶悶。

　　直至夜漏轉午，北斗微斜，警幻道：「明兒還有事呢，咱們散了罷，別叫主人累著。」眾仙女這才紛紛散去。黛玉要留迎春、

鴛鴦住下，二人都道：「只怕那邊還有事呢！」不知次日嘉禮如何熱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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